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新茶花
第六回  秘密社運動新大陸　歡喜緣巧遇味蒓園

　　看看走到一座高大的洋房門首，馬車卻停了，那人便把公一拉下車來，只見門前掛一盞燈，昏暗不明，燈下恍惚站兩個人，裝

束不很清楚，大約十分雄武，見了面不發一言，便往門裡一閃，卻看見門裡是一條黑漆漆的路，微露燈光，那人便向公一換了一副

和藹的相貌道：「請到裡面一談。」公一也猜知八九，便跟他直進門來，經過幾重門檻，方推開一個小門，看裡面時，雖有許多人

卻都靜悄悄的，內中一個少年站起身來，連聲道：「平君受驚了。」公一向前執手為禮道：「足下不是沈君亦仙麼？聞名久矣。」

少年道：「嚴君真快人也。」便給各位引見道：「這位是黑浪君，這位是史堅如君，這位是陳千秋君。」公一一見了，那少年便

道：「今晚奉邀平君到此，特為提議一椿大事，必須借重乾君，不知平君肯允許否？」公一鞠躬道；「諸君俠腸熱膽，欽佩實深，

今日有所見教，倘不礙中國治安的事件，無不應命。」那少年四顧愕然道：「平君你道今日的中國能夠不破壞就可以享治安麼？」

平君道：「破壞雖是有時可以做治安的基礎，然而能夠不破壞豈不更好。譬如一座房子樣式太舊，就不免要改一個新樣，假使那房

子已經腐敗，必須重新造起，但是要拆去舊屋，卻是很不容易呢。那將斷未斷的梁，將坍未坍的壁，雖是沒用，若驚動他，他就要

倒下來，不知要壓死多少人。那時就有幾個激烈的木工要想用些炸藥把舊屋概行轟去，免其倒塌，好雖好，只是藥性猛烈，將地皮

轟陷成了一個池，帶累旁觀的死了許多，那預備新建築的木料也一齊壞了，木石飛到四面，連鄰舍都受損害，趕來費氣，把屋基都

占去了，那個木工本是要好，豈知連老家也回不去了。倒不如聽了那和平的計算，只消用大木撐住四圍，使他不能倒塌，慢慢的一

根一根的拆起來，拆去一根舊的便換上一根新的，不多幾天也就可以全新了。這是我一向抱持的主見，孫君以為何如？」那少年聽

了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平君志願如此，真是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你們送他出去罷。」乾君也就告辭道：「無知妄談，尚乞孫君恕

之。」便走了出來，仍由原引入的那人，引出大門，坐了馬車，一霎時已到大馬路停車。那人送公一下車，叫聲「乎君保重，後會

有期」。便忽喇一鞭去了。公一定一定神，踱回家中，心裡十分納悶，一夜沒有睡著，翻來復去，直至天明，倒沈沈睡去了。一覺

醒來，已經正午，外面送進一張傳單，卻是保皇會的廣告，正不曉得是何人發起，便又有人來約他，到張園聽演說會。公一也答應

了，吃過飯爽朗，正領略間，倏地後面趕上一輛鏤金象皮輪的雙馬車，裡面坐著一個三十四五年紀的絕世佳人，渦印雙圓，黛痕一

點，真是十分美麗，見公一看他，便把眼光溜了一溜，嫣然一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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